
周立波《山乡巨变》（节选） 

这里节选的是第 25 章“捉怪”，讲述的是离婚的社长刘雨生

与被丈夫遗弃在家的盛佳秀之间的恋爱故事。 

 

二五  捉怪 

 

将近年底，雪花飘了。山上青松翠竹的枝丫上，积着白雪，挂

着亮晶晶的冰柱子。天上蒙着一层灰蒙蒙的厚云。风不大，但刮到

脸上，却有深深的寒意。 

田塍上、田里投有翻转过来的晚禾蔸子上、养麦的残株上、

草垛上、屋顶上，通通盖了雪，显得洁白、晶莹和耀眼。 

村路上，农民们执着菜蔬、木炭、丁块柴和茅柴子，推着装满

土货的吱吱哑哑的独轮车，到街上去换一点钱，买回一些过冬的

家伙。 

村路上，有个后生子，身上穿件破旧的棉袄，脚上穿双黑亮

的胶皮鞋，急急忙忙，往山那边走去。这人就是刘雨生。 

新近，各个农业社的筹委会通过了社章，举行了选举。刘雨

生被选做常青农业社社长，一天到黑忙得不住停。他总是一绝早

起床，抹个脸，用开水冲热隔夜的剩饭，用点剩菜，马马虎虎吃几

碗，就出门去，到处奔走和张罗。社委才选出，投开成立会，分工

不明确，事无巨细，都要他来操心和经管。 

因为里头人走了，刘社长家里的事情，完全靠他一人单干了。

群众说他“进门一把火，出门一把锁”。 

天天，吃过早饭，碗也不洗，他锁好门，把钥匙挂在裤腰带子

上，出门去了。一直到深夜，他才回来，把门打开，火烧起，随便

舞点饭吃了。有时回得晚，人太累，生火舞饭的时候，他会打起瞌

𥅻来。他的心完全放在工作上，自己家里的事情，只好马马虎虎

了。 

整整半个月，他没进过菜园的门。人家的白菜萝卜菜，都吃

得厌了，他土里的，还是才栽的一样，因为没有浇粪水，营养不

良，叶子焦黄了。 

没有工夫洗衣服，换下来的褂子单裤，他都塞在床铺下。他

的耶娘，傍着他老弟，住在山那边，妈妈本来可以替他洗衣的，因

为路远，没有人来拿，他也没有工夫送。 

一日三，三日九，这样的生活，刘雨生也渐渐惯了。有天晚

边，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他从乡政府回来，打开

熟铜锁，一走进门，就闻见一股饭菜的香气，烟子熏得一屋都是

的。他吃惊不小，连忙跑进灶屋里，只见灶里的火烟还没有熄灭，

红焰闪闪的，映在灶口对面的竹壁上，汽在锅里的饭甑，正在冒热

气。他点起灯来，一边吃饭，一边低着头寻思：“准定是妈妈舞的，

或者是打发人来了。” 

 

 

 

 

 

具有湖南乡村特色的风

景描写，在作品中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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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50 年代典型的农

村基层干部。 

 

 

 

 

因为工作太投入，被漂

亮标致而好逸恶劳的媳

妇张桂贞所弃。 

 

方言的运用，是这部作

品的特点之一。 

 

 

 

 

一一交代清楚，并为后

来出现的“很不平常的

事”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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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罢饭，拿起灯盏，走进房间，他看见床上的被窝跟枕头袱

子，都洗得干干净净，方桌子上放一叠洗好浆好的衣裳。他想，

“妈妈一定足足忙了一整天，但为什么，路这样远，她又回去了？” 

睡在浆呵呵的被窝里，他忽然想到：“锁是怎样打开的？妈妈

怎么能进来？” 

这几天，他们忙着要开全乡五社的成立会，剂雨生正在准备

发言稿，没有闲心全力寻究家里这些事。“反正不是妈妈，就是她

打发来的什么人搞的。”这样一想，刘雨生把这件事搁在一边，没

有再穷究，第二天也没有对别人提起。 

一连三天，都是这样。吃着蒸得喷香的热饭和热菜，他感到

舒服，并且习以为常了。“妈妈辛苦了，天天这样远跑来，还要回

去，来来回回，都要翻山过岭的。”他想。 

到第四天，另外一件新奇事，使他更加大惑不解了。揭开饭

甑盖，他看见，汽在饭上的，除开平常的白菜和擦菜子以外，还有

碗腊肉。这是哪里来的呢？他晓得，耶耶妈妈，老弟家，是不会有

这样精致的荤菜的。 

他决计趁一个闲空，到山那边去跑一趟，好查明真相，消去

心上的疑团。 

到了老弟家，还没有落座，就对妈妈说： 

“你老人家一天来回跑五六里路，人不累吗？” 

“你说什么？”刘妈不懂他的话。 

“你老人家不要天天跑去替我煮饭了。”刘雨生又说。 

“我根本没有到你那里去过呀，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说起这

话？”刘妈看着她大崽。 

“并不是无缘无故。” 

刘雨生把他那个上了锁的小茅屋子里近来发生的奇事，一五

一十，告诉耶娘和兄弟。大家越听越骇怪。刘妈又急又担心，生怕

儿子给精怪笼了。刘雨生笑笑。他猜到了几分了。 

“不是碰了精怪吧？”刘妈很担忧。 

“信河，有什么精怪？”刘爹咕嘟咕嘟吧着手里的白铜水烟

袋，这样的说：“我是一个蛮人子，长这么大，没见过鬼怪。” 

“你不信，就没有吗？听人说，梓山村那边，有个堂客叫狐

狸精笼了，拖得寡瘦的。你不信，就没有吗？”刘妈反问。 

“什么狐狸精、野猪精，”刘爹抽口水烟说，“都是你们这群婆

婆老老捏出来的白。” 

“你不信就没有吗？”刘妈又重复一句。 

“都是你们这一群婆婆老老，死不开通。”刘爹又斥她。 

“精怪怕是没有的，妈妈，”刘雨生老弟也笑着说，“这事情，

从前我还有点信，现在完全不信了。什么鬼怪，什么菩萨，都是哄

人的。” 

“你这蛮家伙，还不快住嘴？”刘妈连忙制止他，好像菩萨

就在眼面前，怕他听见了一样。 

“记得天干的那年，有一天夜里，我在对门山里看见一小团

鬼火。”刘二说道。 

悬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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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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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式的鬼故事，在

农村是很流行的。 

 

 

 

农村的鬼故事常常被说

得有鼻子有眼睛的。 

 

 

 

 

 

 

 

当时，农村妇女是最讲

迷信的。 

 

 



“你叩头没有？”刘妈慌忙问。 

刘二没有回答妈妈话，还是说他的： 

“初起我有点怕，我麻着胆子赶起拢去，那家伙飘飘游游跑

开了；我一转身，它又来追。我不怕，还是走我的，赶了一段路，

鬼火不见了。” 

“你这个蛮家伙。”刘妈骂她的二崽。 

“后来，”老二又道，“教书先生李槐卿叔叔告诉我说，那是磷

火，跟洋火一划，头上发出的蓝光是一类东西，是过世的人的骨头

里分解出来的。” 

“那还不是鬼？”妈妈趁机说。 

“鬼是没有的，妈妈。”刘二又说，但也讲不出更多的论证。 

“雨生，你不要信他们的，神鬼、精怪，都是有的，梓山村的

那个堂客，敬老爷、冲锣，都不见效，到底被狐狸精笼死了。狐狸

精见了女的，就变个飘飘逸逸的美貌的少年郎；见了男的，就变个

美女。伢子，下次见了烘鱼腊肉什么的，切莫再吃了。那是吃不得

的呀。吃了茶，巴了牙，吃了她的肉，她就会来笼你了。” 

刘雨生笑着，没有做声。 

“伢子，你堂客走了，狐狸精是来趁空子的，不能大意呵。”

刘妈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要不要你兄弟去给你做伴？” 

“不要，不必。” 

“你一个人不怕？” 

“我怕什么？有精怪正好，正要找她来做伴。” 

“都是蛮家伙。” 

“要不是鬼怪，又是什么呢？”刘爹吧一口水烟，这样子说。 

“一定是哪家邻舍好心好意帮了我的忙。”刘雨生这样含含糊

糊说，并不讲出心里已经猜到的那人。 

“你的门不是上了锁吗？”刘妈这样说，还是担心她儿子给

精怪迷了，“赶快冲一个锣吧，雨生，听我的话。” 

刘雨生抱抱自己的三岁的孩子，就走了。当天晚上，他又吃

到了鲜美的腊肉，还有喷香的烘鱼。 

他又把这事，一五一十，悄悄告诉了邓秀梅和李月辉，提到

了他的母亲的担心，没有说出自己的猜测。邓秀梅想了一想，就笑

一笑，没有做声。 

“这狐狸精真怪，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也想吃烘鱼腊肉呀。”

李月辉心里有数，笑着打趣。 

“人家中了邪，李主席还开他的玩笑。”邓秀梅含笑说道。她

早猜着了。 

“你要冲锣，我替你请司公子去。”李主席还是笑着。 

“冲锣是迷信，共产党员不作兴搞这个名堂。”刘雨生回答，

“不过，我就怕是坏分子。”他故意说。 

“坏分子天天给你鱼和肉，那你就糟了。”李月辉说。 

“要不，是什么呢？”刘雨生含笑着说，“大概是你们在开我

的玩笑吧？” 

“我们没有这样的闲空，也没有本钱，没有这样多的烘鱼腊

 

竭力渲染，以增加神秘

色彩。 

 

 

 

 

 

 

 

 

原注：“敬老爷”是敬菩

萨；“冲锣”是巫师作法。 

在湖南乡下，这样的民

间故事很流行。 

 

 

 

 

 

 

 

 

 

刘雨生心里早已猜到是

谁了。 

 

 

 

 

邓秀梅也猜到了。 

 

李月辉也猜到了。 

 

 

 

司公子，原注：巫师。 

 

 

同事之间的玩笑，显示

出大家不分彼此的友谊

和忙中偷闲的情趣。 

 

 



肉去开社长的玩笑。”建社工作，告一段落，邓秀梅的心绪也很轻

松了，说话总是带着笑。 

“我们有这样多的烘鱼腊肉，一定先去开开自己的肚子的玩

笑。”李月辉更为轻松。 

“那这事情，的确有一点怪了。”刘雨生嘴里这样说，但心里

猜到一个八开了。 

“你知道有怪，还不快去捉。”李月辉说。 

“对，我就去捉去。”刘雨生回应。 

“一个人去不行吧？”李月辉故作担心地发问。 

“怎么不行？她三头六臂，我也不怕呀。”刘雨生想出了一个

主意。这一天办完正事，他特意早一点回家，打开锁，推开门，屋

里没有任何的动静，饭也还没煮。他把窗上木闩移开了，从屋里走

出，把门锁好，又推开窗子，从窗户里爬了进去，把窗户关好。这

一切都做得十分妥帖和俐落，没有露出有人在内的痕迹。 

到夜饭时节，刘雨生听见，茅屋门口的地坪里，有人踏着枯

焦的落叶，㗭㗭嚓嚓，上了阶矶，不久，一个人影子在窗前一闪过

去了，刘雨生扒着灶屋的壁缝，往外窥看。他看清了来人的脸颊。

“果然是她。”刘雨生心想：“看她怎样开锁吧。” 

来人走到正屋门跟前，脱下一只鞋，用鞋底把铜锁两边连拍

几下，锁就开开了。这人穿好鞋，推开门扇，进了灶屋，刘雨生慌

忙把身子藏在印花布帐子的后背，继续地窥察。 

在灶屋里，那人生了火，就端个淘桶，走进房里来量米，量完

了米，把淘桶搁在桌上，不晓得要找什么，她弓下身子，往床下察

看。陡然看见床背后的角落里，露着一双男人的布鞋脚，她大叫一

声，跳起身来，往外奔跑。刘雨生连忙赶出，跳到房门口，一把拦

住她，连连地说： 

“不要怕，不要怕，是我，是我刘雨生。” 

“哎哟，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女人一边说，一边不自主地

倒在刘雨生怀里。 

“天天给我煮饭的，原来是你呀？这回抓住了。”刘雨生扶住

这女人，快乐地说。 

女人靠在他身上，歇了一阵气。等到恢复了平静，才觉察到

自己歪在人家的身上，她羞得满脸通红，飞身跑了。 

“李嫂，慢点跑吧，仔细绊交呵。”刘雨生赶出门来叫。 

“哪个是你的‘李嫂’？”她回了一句，飞快不见了。 

当天晚上，刘雨生的夜饭是自己煮的，但吃得非常满意，因

为他一边吃，一边想着那端正的壮实的“精怪”。 

“精怪捉住了没有？”第二天，李主席笑问刘雨生。 

“捉住了，是一只喜欢刘海的狐狸精。”刘雨生舒畅地笑了。 

“几时吃喜酒？要不要找个，比方说，找个媒人？”李主席吞

吞吐吐问。他又想做媒，吃待媒酒了。 

“请你帮忙吧。”刘雨生笑一笑说。 

 

 

 

 

 

 

 

 

这已经不是在“捉怪”，

而只是为了证实心中的

猜想。虽然已经带有游

戏的味道，但仍然一板

一眼。 

 

 

 

虽然迷已解开，但作者

仍然在为读者设置悬

念。 

 

 

 

 

 

 

 

这正是一个在中国民间

广为流传的“田螺姑娘”

的故事。 

 

 

 

李嫂，即李盛氏，盛佳

秀。虽结了婚，但她男人

出外多年并另娶了堂

客。 

 

在湖南也有一出类似

“田螺姑娘”的花鼓戏

《刘海砍樵》。 

 

 

 

编选者推荐： 



《山乡巨变》是上世纪 50 年代极度政治化环境中的产物，按说，不可避免要受到时代

政治的影响，其基本构思和人物关系，也保持了与当时的时代语境的一致性，与当时其他农

村题材小说一样，涉及到农村的阶级斗争，甚至党内路线的分歧。但由于作家从农村实际情

况出发，既没有渲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没有拔高先进农民的形象和丑化落后农

民的形象，而是以真切的感情去赞美父老乡亲身上的美好品质，特别是描绘了大量民间化的

喜剧化情节，自然生动的乡村生活场景，营造了浓郁的民间生活氛围，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

时乡村生活的真实面貌，政治色彩被冲淡了许多。 

《山乡巨变》写了清溪乡 10 多户人家，30多个主要人物，但是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

中心人物。作品正篇是从县里来的女干部邓秀梅下乡开始的，但在续篇中这个人物却悄悄隐

去了；社长刘雨生在正篇中并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他在续篇中却越来越突出。 

刘雨生是清溪乡常青农业合作社的社长，一个公而忘私的典型，但作家并没有按照当时

流行的塑造典型人物的原则把他塑造成“英雄人物”，而只是表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基

层干部，他的性格和思想仍然还是农民的。作品一开始，他就面临着离婚的问题。乡党支书

李月辉是这样向下乡来指导建社工作的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介绍刘雨生的：“他眼睛近视，

思想可不近视。做工作，舍得干，又没得私心。只是堂客拖后腿，调他的皮。这个角色很本

真，又和穆，怕吵起架来，失了面子，女的抓住他的这顾虑，吵得他落不得屋，安不得生。” 

离婚以后，堂客的离去，也曾使他一度灰心丧气。但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李月辉却派他

去做李盛氏的入社动员工作。于是，故事峰回路转，刘雨生和盛佳秀也渐渐走入了大家的视

野。 

 

作者自白： 

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

在书里。我这样做了，不过是着眼有远有近，落笔有淡有浓，考虑到运动中的打通思想个别

串连，最适合于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我就着重地反映好这段……清溪乡的各个家庭，都被

震动了，青年和壮年男女的喜和悲，恋爱和失恋，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和运动有关。 

——《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7 

 

我们熟悉人，要涉及他的工作、生活、家庭、性格和经历等各个方面，要事事注意，处

处留心，不但要观察得广，而且要挖掘得深，体味得细。 

——《深入生活  繁荣创作》，《红旗》1978/5 

 

经典评论： 

《山乡巨变》续篇，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在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越

来越洗练了，而且，在紧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件小事，亦颇幽默可喜。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

1960/8 

 

作者用在盛佳秀身上的笔墨虽然不多，但几乎处处传神，把这个温顺善良、被人遗弃后

心灵遭受重大创伤的农村妇女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声态并作。作者通过她与社长刘雨生一

段曲折而又有趣的恋爱生活，把她那含情脉脉的神态和纤细柔弱的心理，清晰鲜明地呈现在

读者面前。 

——庄汉新《〈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明丽史诗动地来，风采人物谱新篇》，

《中国 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学苑出版社 2001 


